
汉江随笔

春风拂面的这几天，眼前总是浮现出一派静美春光，
亲切、熟悉、可人，我搜索着记忆中的山山水水，那柔风、
那春景、那憨人、那田野，不就是我午夜梦回、时时惦念的
故乡吗？

我是山里孩子，从小最喜欢的事情便是春日踏青，漫
山野、满江边地走，这种亲人间的集体活动可是件大事，
必须前一天就开始准备干粮、零食等野餐的食物，孩子们
更是欢天喜地，早早收拾好自己的小背包，兴奋地连睡觉
都带着笑容。 第二天， 当清晨的微曦还笼罩在山间的时
候，我们便启程出发了。

紫阳的山，是茶山是青山。进山，走羊肠小道，满目风
景美不胜收。 小草沾着晶莹的露水随风跳跃，瑟瑟舞蹈；
四周野花绽放，星星点点洒落在山坡上，五颜六色，装点
好不热闹的山景；擅歌的鸟儿清脆地鸣唱，在山谷里阵阵
回响，叫人愉悦；林间潺潺清泉，清冽甘甜，比售卖的矿泉
水不知好喝多少倍。 越往山里走，树木越苍翠，满眼的绿
色由浅入深，浓得化不开眼，几抹白雾缠绕，越发使这宁
静的山谷更幽静。 外婆有眼干的毛病， 我便沿途采集露
珠，为外婆治疗眼疾，一颗颗晶莹剔透的珍珠，滚落在小
瓶子里，对着太阳，闪闪发光；山泉水是烹茶的最佳用水，
对茶很有研究的外公最喜欢用山泉水烹煮清明前新茶，
返程时候必将装上满满的一瓶带回家， 煮出来的茶水汤
清茶靓，口感醇香，实在是难得的佳茗。

越走，空气越清新，花木越茂盛。 看着郁郁葱葱的树
林，外公无不感慨地对我们说起了以往的故事。那时外公
刚来山城安家，山上植被茂密、风景优美，物产丰富，农户
们靠山吃山，经常上山狩猎、摘木耳、采蘑菇，日子过得有
滋有味。 但不知道什么时候起，兴起大炼钢铁，山里树木
被砍伐得七零八落，连碗口粗的小树也不放过，失去栖息
地的鸟兽四散不知去向，好好的林子被糟蹋得不成模样。
到了改革开放年代，国家重视环保，专门立法保护生态环
境，砍伐乱象得到有效遏制。 走进新时代，大力倡导退耕
还林、还草，树林经过休养生息，生态恢复了元气，看着如
今青山绿水就是金山银山的好环境， 齐口夸赞生态文明
建设的政策好。

继续跋涉，我们到达了目的地。蓝天下的溜溜草长遍

了整个山谷，半个坡的野花采也采不完，花间有许多漂亮
的蝴蝶迎风飞舞， 花香也引来不少蜜蜂忙碌第一次采集
花蜜。孩子都有亲近自然的天性，迫不及待拿起手绢扑蝴
蝶、采野花、编花环，真是有趣极了。

最有趣的是跟着外婆挖野菜，“农历三月三， 荠菜赛
灵丹”。在春天里，大自然赐予田野各式各样鲜嫩的野菜，
跟着外婆拎起竹筐，拿着小弯刀，走向田野深处，见到一
块野菜茂盛的地方便蹲下身子，细心地剜起来，外婆边挖
边教我，这是荠荠菜、那是狗芽苔、旁边的是白蒿、树上的
是香椿等等。我不解地问外婆：“现在街上的蔬菜那么多，
为啥还要挖野菜吃？”外婆意味深长对我说：“事非经过不
知难，自己采摘才觉香。 想起以前饥荒年景，谁家不是把
野菜当救命粮，二四八月青黄不接最是挨饿受饥，都靠挖
野菜度过饥荒。如果没有这救命的野菜，不知会饿死多少
人，现在虽说日子好了，也要常吃吃忆苦思甜饭，感恩好
日子带来的好年景，珍惜得来不易的好岁月。 ”

在田野里疯跑的我，蹦跳、打滚、亲草，脚上、手上、身上
都是绿色春的颜色，外婆笑着说：“俺丫头是个春姑娘啦！ ”

翌日，这些采摘的野菜就会被外婆做成菜肴端上桌，
配上熬好的白粥，吃上简单朴素的一餐，让生长在蜜罐里
的孙子辈品尝饥荒年月的“苦”，感恩丰衣足食的“甜”，养
成不挑食不浪费的好习惯。 如今，医学研究，许多野菜有
着很高药用价值，对人的身体大有裨益，城里便刮起了一
阵吃野菜的风潮， 野菜也因势成为一种时髦、 稀罕的菜
肴，市场售价也水涨船高，当地的菜农发现这一商机，便
开始用大棚种植野菜，但经我的品尝，那寡淡的滋味已不
复是我记忆中的味道了。

已有两年没有回乡踏青， 因没了外婆和外公又平添
了怀念的味道。 听说家乡日新月异，生态环境持续好转，
人民生活水平逐年提升， 目前政府又在推广发展特色旅
游产业，将家乡的青山绿水、富硒美食向省内外推介，家
乡俨然成为又一旅游休闲地。旅游带动当地发展，富硒农
产品销路畅通，农家乐一家一家开起来，为家乡百姓谋划
出另外一条致富路。我惊喜于家乡的变化，自豪于她的发
展，那山水的故事和魂灵，还有那踏春的记忆都如隽永的
温柔，永远定格在我青春的镜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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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生在渭北平原一个偏僻的小
村子，世代种地为生。 父亲从小学了木
匠，农闲时节家里总是摆满了各种木工
家具，经常满地刨花。他双手握着推子，
不厌其烦地在木板上来回运行，发出有
节奏的吱———吱———声，仿佛木头的呻
吟声哭泣声。 有时候他哼着小曲，更多
时候把舌头抵住腮帮，好像嘴里含着一
个鸡蛋，半个脸庞都鼓了起来。 有时候
耳朵上夹着一支纸烟，顾不得抽，怕烟
灰点燃了刨花，也不敢随意抽。 时不时
还需要划条线，就拿出墨斗，用墨汁沁
湿了线，摇着线轴收紧墨线。 喊我们姐
妹俩帮忙拉线， 在木板上用力一弹，一
条黑线就出现了，这便于锯出合适的形
状和尺寸。有时候，用劲太大，墨汁溅在
脸上，我们哈哈大笑。这时候，母亲一般
在窗口绣花、剪窗花。 家里经常来讨教
的年轻媳妇，妈妈不是让我们给客人拿
凳子，就是喊我们给灶火添柴火。 那时
候，我格外勤快。婶婶们一夸我，我就更
加卖力地表现，现在想想真是人来疯。

上学以前，家里片纸皆无。 能捡到半片报纸，也要欣喜
地看半天，感觉很神奇。 好像纸上生花，让人琢磨不透。

我们上学的教室，是一间土木结构的大瓦房。桌子不
能叫桌子，是泥胡基砌成的墩墩上面搁一块水泥板。凳子
好像没有，不知道当时是否跪在地上听课。只有一位邻村
姓赵的男教师，教我们三个年级所有的课程。因为生性调
皮顽劣，我常常惨遭嫉恨。 三个年级在一个教室上课，虽
然人数少，但经常相互干扰。 一个年级上课，其他两个年
级就在教室外面的空地上划字或者读书。 划字工具是旧
电池中间一根碳棒或者一根树枝，经常搞得手脸全黑，花
猫一样。 我经常恶作剧，把手悄悄蒙在别人脸上，罚站挨
打是家常便饭。 后来，讲究的人裹半片废纸，防止染黑了
手脸。教室外面的土地上，好像种上了文字，种下了希望，
一人一块试验田。

有一次，老师布置了家庭作业，可我的本子正反两面
都写完了。 村子里也没有小卖铺，天也黑了，大队商店的
门早就关了。 无计可施，父亲也已经睡了，只好起床穿上
衣服， 拿出他的木工家具开始给我做了一片桐木板，抛
光，两面刷上墨汁。 我用粉笔把作业写在上面，第二天早
上背着一大块黑板自豪地交了作业， 木匠的女儿就是如
此霸气。

农村家里的活儿总是干不完，放学回家一点点时间也
要抽空去地里剜草，家里的草料不够，猪牛需要青草补给。
有一次，放学后去放羊，边放羊边玩，竟然忘记了下午还
要上学。 放羊到学校附近， 竟然发现院子里有学生在玩
耍，方才如梦初醒。因为离家较远，怕丢了羊，也没有敢冒
险把羊拴在树上去学校。在自责和懊悔中，艰难度过了一
个漫长的下午。

那时候冬季特别冷，大雪纷飞时节，我们在学校附近
抱些柴火，把老师办公室的炕烧热，坐在炕头围城一圈听
老师讲课。

到了三年级第二学期， 我们被分到大队一个正式小
学，结束了炕头听讲的日子。 因为离家太远，经常呼朋引
伴，上学放学路上边走边玩，迟到早退成了家常便饭。 记
得教我们语文的张汉民老师总说一句话：“你这伙游蜂，
简直无法无天了。”可见，我的童年过得有多么涣散，目无
纪律。到了新学校，我才知道孩子与孩子之间的关系叫同
学，孩子和老师之间的关系叫师生。 那时候，我们把上学
叫念书，念书的意义很明确，就是学会识字和算术。

还有一次，我在地里干活，听到村上大喇叭喊我的名
字，让我到乡政府去领奖。往回走的时候，那些叔叔婶婶们
笑话我，赶紧把你的花猫脸洗干净，不然奖状不给你了。后
来，才知道我的作文和数学竞赛都得了一百分。 那时候老
师们可真实诚，连作文都给满分。 这极大鼓励了我的观察
力和写作兴趣，我开始关注身边人和事的细微之处。 四年
级的一位语文老师，经常用他的大手握着我的小手，一笔
一画教我写自己的名字。那时候，我经常疯跑，头发蓬乱衣
服脏，老师也不嫌弃我。现在还能想起老师英俊的脸庞，还
有他那好听的名字———田文辉。 多好的老师啊！

梁发荣先生是我五年级的语文老师， 说话时喜形于
色，喜欢左右摇头，好像不摇头不足以表达自己。 有一次
放学，梁老师来家里家访。 他告诉母亲我是块读书的料，
要好好监督我收拾我，别白费了我的高智商。 现在想来，
这种话估计梁老师对每一位家长都说过， 而且当时也故
意让每一位孩子都听见了。

现在，每每对自己失望之极，我会不由自主地想起梁
老师关于智商的高论，眼里涌动着感激的泪水。当孩子有
不会写的生字时，我会把生字一笔一画认真写在黑板上，
也会像田老师一样握着孩子们的小手， 正如当年田老师
握着我的小手，一笔一画地专注引导。

时间都去哪了？ 好像一眨眼，三十多年就过去了。 儿
时的记忆，如时间长河里的浪花，时不时泛起阵阵涟漪。

家乡紫阳县是座山城，依山临江，山水灵淑，人物
秀美。 我居住的地方是一面山坡，房屋高低错落，一条
石梯人行巷道逶迤穿越在房屋之间，上下通达，往来
不穷，承载着山城岁月的悠悠过往。 这条巷道用石头
修衢，少说也有一里长，便利行人往来。 那一面山坡上
所有的民居都共享着一个地名：百梯巷。

我不止一次地踩踏着石梯试图为百梯巷以名正
实，由山坡上到山坡下，一步一步地用心丈量着石梯
的步数，却总是得不到准确一致的答案，不是少几步
就是多几步，始终没有悟出道理，最后也只明白了一
点，石梯超过或者达到了一百步，百梯巷名至实归。 我
相信不止一人煞费苦心认真细数过百梯巷的梯子，也
都心存狐疑不得其解， 因为我们验证的本心毫无意
义，百梯巷每时每刻都在提醒行人，路是让人行走的，
不是让人计算的，脚踏实地，顺其自然，该走时走，该
停时停，就不会乏累自身，亦无妨碍他人。

山城是秀美的，也是粗犷的。花开向春路。时代在
变迁，社会在进步，人往高处走，城市规划建设日新月
异，由最初的一条河街不断地扩展延伸，依山建成三
条东西走向的主街道，城市骨架越拉越大，紫邑新城
和仁和国际两个新区已成为山城巨变的地标，在阳光
的照耀下格外耀眼夺目。 如果把山城比作一个昂首阔
步的人， 那么道路和巷道就是布满全身的血脉和经
络， 永不停息地把人脉和人气输送到应该流向的去
处。 一条条纵横交错的大小巷子，就像一行行抒写历
史和乡愁的字符，任由世代的人们踩踏揣读。 每条巷
子都是相互连通的，没有“死巷”，无论是下行上走，只要方向不变，顺
着巷道悠然自若地走，就会走出一片天，根本不用担心迷路。 游人远道
而来钻进巷子“客串”，感觉进了“迷宫”，之所以有这样的体验和感受，
是因为觉得稀奇，更重要的是因为对巷子缺乏与生俱来的情感和坦然
平常的态度。 山城大街小巷啥时候对所有人都是通融的。 密布在山城
的大小巷道到底有多少，谁也说不清，说句玩笑话吧，只要有人冒出的
地方就有巷道，人都是从巷道里走出来的。 每个从巷道里走出来的人
不知道穿行了多少小巷子，不知道爬了多少步梯子，走出巷道的人，只
需仰面吼一声，根本不需要停歇，神情自如地该往哪里去就往哪里去，
该干啥就干啥去。 心安即归处，习惯成自然，身心自健康，紫阳被评为
“全国健康促进县”实至名归！

所有的巷子都有巷头和巷尾。 本地人习惯把巷头叫“上头”，巷尾
叫“下头”，上石梯子叫作“往上头去”，下石梯子叫作“朝下头去”。 紫阳
民歌《挑水调》唱道：“上石梯，下石梯，姐儿挑水笑嘻嘻。 ”挑一担水上
石梯子，累得汗滴滴的，还乐悠悠的，鲜有少见。 现在没人挑水吃了。 百
梯巷的上头出口正对着中学，幼儿园和小学“一站式”，居住在百梯巷
下头的学生从小就得自主接受巷道的“自然教育”，上坡下坎，吃苦耐
劳，锤炼了灵魂，消磨了抱怨，上上下下走过的路都会被人生计数。 百
梯巷的下头直达河堤路，541 国道与包茂高速公路隔江相望，襄渝铁路
大桥与汉江公路大桥比翼齐飞，四通八达，比风都快。

与山城众多的巷道相比，百梯巷显得格外突兀，上仄下宽，直上直
下，几乎没有旁侧巷子，认着路走就行了，所以更具有记忆、新生和活
力。 近年来通过“微更新”改造，原汁原味保留了巷道的历史风貌，升级
完善了片区功能和公共基础设施建设， 受到当地居民和游客的称赞。
顺着石板铺设的梯子朝下走 30 米左右， 向右拐进一条 20 余米的巷
道，宽约两米，是百梯巷的一个缓冲地段，人走累了正好可以放慢脚
步，平息一下身心。 如果赶上午饭或是晚饭时候，居民楼缕缕缥缈炊烟
在巷道上空环绕，“炊烟袅袅是故乡”的思绪就会被激发出来，人与巷
的回味就会穿透密不透风的钢筋水泥，让淡漠的人情和幽暗的世俗随
着炊烟飘散。 百梯巷里有风景，两颗芳树益四邻，一棵桂花树，亭亭如
盖；一棵玉兰树，挺立秀气。 花开的季节，清芬袭人，浓香远逸，让人沉
醉，令人欢愉。

我家住在百梯巷的“上头”，趁着周末,就会经过巷子到汉江对面的
滨江长廊走来回，上梯下梯，晏然自若，习惯之为常。 如果好久没去走
一趟，浑身就感觉不得劲，说得动听点，巷子盘桓在我心中，牵扯着我
的思绪，泛起生活的微澜。 随着城市化进程如推土机一般地的加快推
进，百梯巷里的老建筑最终也会面临改造或拆迁，原住居民也许会迁
走，历史与现代的连接会让百
梯巷原生样貌变得斑斓绚丽。
无论怎么改变，人的内心和巷
道的内心是无法改变的，那种
踏实又温暖的巷子记忆将成
为回响 ，越遥远越响彻 ，永远
不会消失，更不会成为绝唱！

一走进双柏村， 我便因这古色古香的文化气息而张
大鼻孔陶醉地呼吸着。

名列“中国传统古村落”的双柏村，隶属安康市汉滨
区石转镇。 但因五年前的“合并大镇”，石转并入洪山，现
为洪山镇。 该村也因“合并大村”而纳入其他三个村，但村
名仍为双柏。 村干部十分自豪地说：因为“双柏“名气大，
上了州志、府志、县志 ;更何况，双柏村因为古树多、老宅
多，而成了国家级的传统古村落，所以，这个村名是不可
能轻易更改的!

村名所指的“双柏”，是两棵屹立于五堰河畔麻衣庙
前的古柏。东边这棵，树围 4.9 米，高 31 米，不知何年被何
人锯了两根分枝。西边这棵，树围 5.4 米，高约 33 米，内径
2.1 米。 《安康县志》记载了西边这棵古柏的火灾情况：“新
中国成立前和 1957 年，曾两次有人在树心处取暖，不慎
起火，当地群众奋力将水吊至大树上的十多米处，将火扑
灭”。眼看干枯死了，但因根深，便深沉地活着。如今，这棵
大树的树心虽空，但枝茂叶繁。

在村民眼中，无论你说老屋、花屋还是老宅院，凡谈
古建工艺、留存年代及文化特色，他们都会夸赞李家新屋
有气派。

湖南移民李氏兄弟二人， 于清朝乾隆初年由岳阳迁
出，来到巴山腹地的五堰河流域，见这里河床宽、水土好、
田地肥、山林广，便扎根于此。 他们经过租地、买地和以粮
换地等大半生的努力，终于勤劳发家，在此置田数百亩，
占地半条河，于河东修建了两进一体的大宅院，成为富甲
一方的大户人家。

来此创业的两兄弟去世后， 儿孙们在双柏树旁选择
风水宝地，建了祠堂，以示纪念祖宗，力创长基伟业。 由
此，古树与老宅联为一体。 到了第三代，因为人多事杂，时

有不和，便分了家。 老大一支以老大自居而留在老宅，老
二这支只好屈尊搬到河流南岸建了李家新屋。

这新屋，正面一字排开，九间房子，中为大堂，有高大
门楼，东西两侧无门，看似一户独有。 但进入大院，却见四
个天井，构成四大院落。 他们兄弟四人各据一院，形成了
生活分散、生产一体的家庭格局。

这座古建，完全是湘派建筑风格。 作为砖瓦、土木结
构的房子，它既为土坯墙体，又在外边砌砖，银灰的砖包
裹了金黄的土，形成“银包金“的特别风格，寓示着财不外
露与行事低调。 风火墙高大厚重，房脊加盖着镂空花瓦，
房檐和柱头、门窗有浮雕，组成福禄祷禧之类图案，处处
显示着丰富而又内敛的建筑特色。 而耕读传家、 勤俭持
家、尊老爱幼、百年和好之类的寓意性图案，无不显现出
先祖的期望与淳厚的家风。

李家新屋追求建造精良， 讲究布局规整。 四个四合
院，均由门厅、天井、正房和厢房组成。 内天井有排水设
施，内檐雨水流入天井里的水缸、水池、水道，再由地下排
水通道排向屋外的房坎之下，流入池塘、田地，形成了循
环利用的科学体系。 仅从这居山近水、依山就势和利水隔
火、循环用水的建构理念来看，主人尊重自然的生态观主
导了道法自然的发展观，打下了人兴财旺的坚实基础。

东边的旧宅因兄弟不和而家败人散， 宅院早已沦为
田地。 祠堂后来成了庙堂，庙堂后来成了学堂。 这庙堂曾
是远近闻名的麻衣庙，这学堂则是新中国成立后因“破四
旧”而清理了神像与相关设施，刷了白灰和时兴标语，由
当时的石转区巍凤公社兴建的双柏小学。

学校老师坚守古庙培育新人，育出了满园桃李，谱写
了动人诗篇。 来自安康城的中专毕业生、回族女青年锁捍
东，被山民的纯朴改变了城市姑娘的怯弱，让山风吹得刚

劲有力。 她冬天踏着上尺厚的大雪接送学生爬坡上山，夏
天一遇山洪便背着学生涉水过河， 春秋雨季因为房屋潮
湿还要与蛇、鼠之类的害物打交道。 由于吃苦耐劳、辛勤
育苗，深受山民爱戴，被评为省级劳动模范、全省优秀共
产党员， 并光荣当选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
代表，用她的精彩故事为古村落书写了崭新的赞歌。

如今，学校旧貌换新颜，事业有成的学子奔走于祖国
各地，而那两棵古柏仍然坚守于故土，在春风的吹拂下更
加苍翠。

南岸的李家新屋， 以及他们后人于附近一河两岸分
建的十几处宅院、书院和祠堂等房屋，仍以其古朴、厚重
的风韵彰显着耕读传家的魅力， 让这个闻名三秦的古村
落，在乡村振兴大潮中，因传统民宿、土特产品和青山绿
水而打开了富路。

今天，当我们沿着李家新屋后边的混凝土公路，在油
菜花海中穿行十分钟， 来到半山腰的村界边， 便见一座
“慈安便民桥”飞架于河道坎上，两边的公路盘山而上，一
条通往五堰河的上游，一条通往山外。 村干部介绍说：通
往沟垴的公路，是我们村的产业路，上边原有桑园、板栗
园，现在规划了茶园、养殖场，通了高标准的公路，就能大
干快上，产销两旺;出山的路，盘过山梁就兵分两路，一条
连接本区的牛蹄镇朝天河村， 一条沟通紫阳县双安镇的
闹热村，有了内引外联，就能促使经济发展快马加鞭。

返回村部时，看到村民们自产的拐枣酒、甜柑酒和豆
腐乳、豆瓣酱等土特产品正被游客抢购着，这古村新生便
成了滋润人心的泥土清香。

古树老宅双柏村
李焕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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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时节，几场小雨过后，万物复苏，莺飞草长。 亲友从老家
稍来一坛腌制的小蒜，那入口浓香的蒜味立刻征服了我敏感的味
蕾，一股催生我流“口水”的清香，勾起了我浓浓的小蒜情愫。

小蒜又称野蒜，多生长于山坡、丘陵、山谷、荒地以及田间, 成
群生长 ,耐旱、耐瘠、耐低温，是天然的绿色野菜，称得上“山中闺
秀，春天嫩芽”。 提起小蒜，它的净白，就在眼前浮现，它的辛辣，就
在味觉里泛滥，无法抗拒，记忆又回到童年那无忧无虑的快乐时
光。

小时候，时常和伙伴们在崎岖不平的山路上寻觅小蒜，一旦
发现它，就小心翼翼地清理掉旁边的泥土，直到洁白的蒜头根须
裸露出来，再连根拔起。 小小小蒜土里钻，绿缨带露摇风满。 那是
天赐的美食，在一个个土疙瘩里，它的影子隐隐约约，让人惊喜，
让人寻味，在深翻的土壤里，闪烁出自己的光芒，几个一团、一堆
分散在各处，似乎在和人捉迷藏。 小蒜雨后长势茂盛，一般生长于
每年的二、三月和八、九月。 俗话说“春吃芽、夏吃瓜、秋吃果、冬吃
根”。 阳春三月，春生万物，气温由寒转暖，这个季节多吃小蒜，能
帮助人们五脏从冬藏转向春生，有利于肝气疏通，健脾和胃。

和大蒜有数十个蒜瓣抱团不同，小蒜多为独蒜。 人们把这大
自然无偿的馈赠洗净剁碎，和辣椒搅拌在一起，饭桌上顿时生机
勃勃起来。 春天的气息，热烈的劲辣，让人血脉偾张，一根细细的
小蒜能吃出丰收季节的恣意和畅快，那青色的碎末和油珠漂浮在
面汤里，如雨后狭窄蒜叶上细微的露珠一样，碗里有太阳跳舞的
影子，温暖，澎湃，充满了希望。 啜一口面汤，小蒜葱郁的气味中夹
带着呼啸的山风、铿锵的雷声和大地翻滚的声音……对吃腻鸡鸭
鱼肉和山珍海味的人来说，清香、素净的小蒜更能刺激胃口。

小蒜，从《诗经》里走出来的“薤白”，抖落了一身的沧桑，携裹
着地层深处的气味，泼辣地出现在世人面前。 光阴似箭，远离了家
乡的黄土地，也远离了小蒜，小蒜的味道只在记忆里生根发芽。 它
以特有的墨绿、鲜嫩、清新的姿态带着自己的追求与梦想，在树林
里，石缝中，倔强地生长着，高昂着头，顶着一株白色的小花，奋力
向太阳靠近，在细叶上、花蕊中荡漾着，给春天增添了无尽的绿色
与厚重。

触摸岁月的春天
任雪姣

山村喜事 刘明 摄

该摄影作品近日荣获 2022 年
度“行摄”杯全国艺术摄影网络大
赛（第一季）一等奖。


